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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之路的同行者——阿城与汪曾祺比较
曹聪聪

辽宁师范大学

摘　要：汪曾祺与阿城相差三十岁，二人的人生轨迹随着八十年代寻根文学的出现而产生交集。一老一少在文

学创作的精神与追求上有着不谋而合的交错。其一为对待变故所产生的韧性，其二在对待世俗生活的认真美学——

尤其体现在“吃”上。这种多元化之下的共通性，在寻根文学发展演变过程中产生交集，共同丰富了寻根潮流的文

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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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汪曾祺与阿城共同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滋

养，形成了相似的文化结构与心理构成。这种相似性共

同成为寻根文学发生发展的推力。通过比较发现二者在

文学创作中共同倾注了小人物对俗世生活的热爱，对饮

食的重视。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感情结构对寻根文学的发

展起到推动作用，成为寻根思潮的文学创作理念基础。

探究二者共同处有助于深入理解寻根文化的思想内核，

也对寻根思潮的意义进一步丰富和深化。

一、在世俗变故中的韧性

1、相似的心理结构，面对挫折的以柔克刚

汪曾祺中年时期遭遇人生变故，被打为右派，在

《随遇而安》等散文篇目中，都有多次提到被打为右派

的心路历程。“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

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1959年夏被打成右派，

1960年被平反，几年以后又经历“文革”，被下放到农

村劳作。这些经历在汪曾祺笔下却变得风轻云淡，并不

加以激烈批判，也甚少埋怨不公，更极少直接抒发不

满，只是三两笔带过。

汪曾祺在饱受折磨的时期，落到笔下，也仅是“真

够一呛”“但还是咬着牙挺过来了”寥寥几笔，大而化

之。《随遇而安》写于1991年，距离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之久。苦痛经过时间的沉淀，浓涩

中生发出平和的韵味。这种应对苦难而产生的韧劲，是

中华民族历经千年所形成的生活的智慧，是面对变故无

力转圜而生发的对世俗社会与自我内心世界的调节与中

和，在这股韧劲下，汪曾祺得以保留性格中悠然，淡然

的一部分，此后继续在文坛活动。

阿城与新中国同年出生，在幼年时期父亲遭遇了变

故，他与母亲、弟妹流离失所。在同龄人参与红卫兵，

风风火火投入“革命”时，他在琉璃厂的文物、书作

中，受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在历史文献中积淀的营

养厚积薄发，在后期成为阿城创作中文化底蕴的重要来

源。

阿城在《棋王》中借“我”的视角转述王一生的个

人背景，文中的“我”作为第二主人公，与知青阿城本

身有着某种暗合关系，在这一视角的背后藏着阿城看待

生活的一双眼。这双眼将纷扰俗世柔和美化，染上极

具个人特色的淡然和悠扬。文中“我”与王一生一边抽

烟，一边谈论王一生母亲的身份，字里行间更多带着一

种豁达和平和，这种从容的气氛随着烟圈缓缓扩散，不

着痕迹地融入大化之中。同样《遍地风流》中，对于小

人物面临苦难、变故时展现出的豁达从容、苦中作乐的

隐性描写，是深深浸润着阿城本人对待苦难的态度。阿

城对待苦难，同样具有韧性，这种性格使他在八十年代

盛行文坛黑暗压抑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中开辟出独

有的具有传统美学色彩的世俗文学。

面对特殊年代遭遇的疾风骤雨，一生之中浸染传统

文化之淡泊宁静，是汪曾祺与阿城对待变故的锦囊法

宝。二者在人生之路上并非坦途，而是在泥泞中前行，

一老一小，相继走入雨中，回首望去，相视莞尔，可谓

“同行人皆狼狈，余独不觉”，同样坚韧，以柔克刚。

2、韧性背后的不同观照点

汪曾祺与阿城对待苦难与现实，冲淡平和，大而化

之，但仔细品味仍有相异处。

首先是叙事背景营造的不同。在汪曾祺的散文中，

关于直接描写“文革”，亦或是社会政治矛盾较为突出

的动荡岁月的文字是相对比较少见的。经典篇目如《大

淖记事》《鸡鸭名家》《受戒》等，都将故事发生背景

定在江南水乡，不刻意限定时间、地点。将地域边缘，

时间节点淡化，着力塑造一个温柔恬淡的，超脱于具体

尘世之外的叙事背景。致力于将人物活动背景放置在社

会矛盾相对平和的状态，极少强调外界政治、现实社会

对于人物行为模式的影响。而在阿城的小说中，如“三

王”系列，《遍地风流》等篇目中，表现得与汪曾祺截

然不同。他更主张将人物放置在真实历史大背景下，最

常见的叙事背景为“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

期。主打突出小人物背负历史滚滚尘埃的压力之下，如

何处理个人命运与国家历史走向之间的冲突。关注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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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波涛汹涌中的浮沉，书写俯仰之间所产生的平和从

容，抑或是卑琐自嘲，是阿城的写作内核。阿城笔下的

“平淡”，受历史局限，每个人在大环境的裹挟之下无

力支配自己命运，更多地是无奈之中，退而求其次所生

发出来的“从容”。

其次是“韧性”背后的情感来源不同。汪曾祺的小

说创作中，小人物对待生活的“韧性”来源于自身内心

的善良与美，是主动对生活的迎合，在苦难之中仍保持

对俗世生活的爱。如《受戒》小和尚明海因为家里贫

穷少粮而出家做和尚。而阿城笔下小人物的“韧性”来

源，多是与时代洪流抗衡无效的被动接受。在他的言语

之中，我们看不见激昂愤慨，更多的是看到不善言谈的

“随遇而安”。在无力改变现实命运之下，所不得已的

自我催眠而产生的平和稳定，更加具有时代的烙印。可

以说，汪曾祺与阿城的艺术书写都在传统文化中汲取以

柔克刚的能量，但汪曾祺的生成源头是自身对于美的发

觉，是对外界匮乏物质生活的“轻视”，更为重视自我

内心的成长与平静；而阿城的平淡则是对现实无力改

变，无奈之下的“退而求其次”。

二、对世俗饮食的重视

1、“吃”在二人小说创作中的重要地位

对于“吃”的考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特色的

地位。在这个“民以食为天”的国度中，饮食有着承载

一切的根基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代风雅文人墨

客将美食与文化紧密结合，这种联系随着历史根系一脉

相承，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环。对饮食的精致描摹，

在二人创作中都共同起到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

的作用。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饮食成了侧面烘托人物形象，

营造特定氛围的工具。汪曾祺的创作中，关于“吃”的

章节比比皆是。于散文中，最常见的地域范围是高邮故

乡与西南联大。对于自己熟稔的地域，汪曾祺是很乐

意花大量笔触刻画的。例如《受戒》中，对当地和谐自

然氛围的营造，正是靠着描写和尚们“喝酒吃肉”的饮

食习惯来侧面展现的，这种不违背人性的社会风尚，才

孕育出小和尚明海纯净明朗的爱情。饮食也作为汪曾祺

小说中串联故事，展现时空变幻的参照。《黄油烙饼》

中，以饮食作为时间流动的参照，从最初能吃饱，到吃

大锅饭，到最后越来越差来展现时间的推移。《鉴赏

家》中，小贩叶三按照时节卖果子，立春卖萝卜，端午

卖枇杷，夏天卖瓜。《安乐居》中，酒客们相继走进安

乐茶馆，每个酒客按顺序点一杯酒，讲一串故事。这种

对于时间的模糊性处理，用食物的时令或者特定顺序来

联结故事脉络，也成了汪曾祺构建小说的手段之一。

“吃”在阿城的小说中，同样承担重要任务之一，

作为塑造人物形象的一部分，参与叙事，成为侧面塑造

人物形象的手段。在阿城的《棋王》中，“吃”作为王

一生的基本性格特征之一，成为塑造其人格，丰富性

格内涵的叙述方式。在送别车站，王一生的吃相难看，

“终于嚼完，和着一大股口水，咕地一声儿咽下去，喉

结慢慢地移下来”。在这时，王一生仍然将为了精神

愉悦的“吃”定义为“馋”。后来吃到了蛇肉、麦乳

精等不为果腹的食物，王一生对饮食的态度也在进一

步深化，他的人性在逐渐拓宽延展。从“吃”上，我们

看到王一生从最初的冷漠克制，成长为有情有义，爱吃

爱棋的更加完整的人。在这一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塑造

过程中，对“吃”的描写是承担重要意义的。汪曾祺也

发现了阿城《棋王》中对“吃”的经典描写，并在《人

之所以为人》中如此评价：《棋王》两处写吃，都很精

彩......一处写对吃的需求，一处写吃的快乐。可见汪

曾祺是认同阿城对于“吃”的描写的，二人有着相近的

文化构成，具有相似的心理结构。

2、“吃”背后隐藏的不同出发点

汪曾祺写饮食的背后，写的是乡愁，是对生活中美

的发觉。汪曾祺更重视对饮食本身的书写，从来源到做

法，如数家珍。在大学、工作期间，寻一些云南当地的

特色菜来吃，被汪曾祺撰写成一篇篇小散文，点缀在生

活散文化小说间。从菜品的原材料到做法等，形成了自

己的“人间有味”。如《昆明的吃食》《故乡的元宵》

《贴秋膘》等散文小篇中，将“吃”与故乡连接，使司

空见惯的食物抹上一道淡淡的乡愁。在文中事无巨细地

写食物的原料、调料、做法，不厌其烦。在汪曾祺的

“吃”中，写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更是隐匿在食物背

后的生活美学，苦中作乐的生活情趣。汪曾祺善于利用

散文化的小说，笔记体的散文等自由体式，将自由散漫

的文体形式中嵌入对食物的感悟，在文字中展示不同生

存状态下的饮食习惯。无论是苦中作乐的简单吃食，还

是精雕细琢的经典菜系，我们看到的都是汪曾祺自由乐

观的精神情怀。

阿城写饮食的背后，是写小人物对生存的执着。饮

食作为人延续生命存在的方式出现在创作中，在作品里

少见精雕细琢的饮食制作，更多的是书写人物吃的过

程，动作。对饮食的刻画也在小说、散文中俯拾皆是，

对饮食的细致描写成为他书写普通人世俗生活的工具，

也是小人物处理俗世与自身发展之间不平衡矛盾的自我

安慰方式。《棋王》王一生的狼吞虎咽，就是在饥饿年

代中满足自身存在的最基本诉求。小说创作中，阿城对

于饮食刻画的观照点与汪曾祺是不同的。汪曾祺重视饮

食本身蕴含的文化内蕴，阿城重视的则是做出饮食动作

的世俗中活着的人。《棋王》描写王一生在车站“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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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地吃，描写众人围坐吃蛇肉的场面，这些都是俗世

生活之中的人的活动。阿城更重视描写有人的场面，进

而书写历史洪流之下的普通个人命运。

三、对于寻根文学内涵的丰富

1、回归本心，以人为本的书写目标

在《遍地风流》中，阿城也不惜笔墨来写俗世生活

下“活着”的人。《峡谷》中十分精细地描写的骑手大

口吃肉大口喝酒；《纵火》吴顺德为了不受政治牵连处

理自己收藏的青天白日国徽的月份牌，不惜放火烧家；

《会餐》更是大段铺排，极尽场面渲染，从做豆腐、杀

猪，到摆宴、聚餐，带有浓厚仪式感的盛大场面之中，

是世俗生活中凡人对待仪式的严肃认真，是对待生活的

一丝不苟。从中透出的，是对存在本身的重视与维系，

是普通人用力的生活。汪曾祺更是在文字中尽情书写小

人物、小事件。汪曾祺《黄油烙饼》《鸡鸭名家》《受

戒》更是书写普通人的命运走向，将日常生活中的琐事

混合着江南水乡的文化，通过“水”一般温柔平和的文

字展现出来。

二者在八十年代文坛上充斥着伤痕、反思潮流时，

回避政治，直面本心，书写内心深处对传统文化近乎怀

旧的审美追求。汪曾祺在《自报家门》中提到：我觉得孔

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并且是个诗人。阿城《棋王》中

王一生积极入世，参加车轮鏖战也是儒家的精神体现。儒

家历来被公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作品中对儒学的体

现，同样是二者对民间世俗文化内核的肯定。儒家学说

中以人为本的“仁爱”思想，推动寻根文学重视人的存

在，回归普通人的本真之心，书写凡人生活。

2、重拾艺术创作的美文追求

在创作中注重音韵，丰富寻根文学的美学内涵。汪

曾祺在《我是怎样与戏曲结缘的》最后一部分写到：如

说我的小说有一种音乐感，除了我会抹几笔国画，大概

和我会唱几句京剧，昆曲，并且写过几个京剧剧本有

关系。阿城在《如果你会读出声音的话》文中提到：语

意当然是重要的，但是这次你们多想象声音，声音是有

独立美感的。可见二者都重视在创作文字的过程中，注

意音律的处理。阿城《天骂》：手麻麻的，脚热热的，

胯痠痠的，炕硬硬的，把屁股压得扁扁的。汪曾祺《受

戒》：姐儿生的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

一把，心里有些跳跳的。二者都十分重视音律的和谐，

这与两人的文化结构中戏曲的影响是离不开的。这种音

律的美，体现在寻根时期的文学创作中也十分典型。

《孩子王》写第一天上课的情形：桌椅乒乒乓乓响，教

室里立起一大片人......桌椅乒乒乓乓又响，一大片人

又纷纷坐下......学生们笑起来，乒乒乓乓坐下去。阅

读过程中不仅是音律的节奏感，更在脑海中浮现声音，

将听觉形象化、具体化。

小说中重视场面感，赋予文字以绘画的美学品格。

阿城《星星点点》《心道合一》《乐乐画画》等小文

中，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绘画的艺术，可见其在绘画的造

诣。汪曾祺在《两栖杂述》提到：我以为，一篇小说，

总得有点画意。二者文字中淡然悠远的画意共同来自中

国古代山水画的留白、白描等技法，对于绘画感的重视

同样丰富了寻根文学创作过程的意蕴。阿城《树王》刻

画放火烧山的场面一段，十分具有画面感：火中一棵大

树腾空而起，飞到半空，带起万千火星，折一个筋斗，

又落下来，溅起无数火把。汪曾祺《受戒》：惊起一只

青桩，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寥寥数语，勾勒出

一幅江南水乡图。

在汪曾祺和阿城二人的文学创作中，展现出传统文

化涵养的美术品格，表现为二人文字中共同具有的音乐

感、绘画感。这种对文字美的追求，丰富了寻根文学的

艺术内涵，冲击了八十年代处于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

却没有完全背道而驰，而是在冷峻写实的伤痕文学、反

思文学之外，开辟了一条具有文人温柔笔触的真实反映

俗世的道路。

结语：

汪曾祺与阿城面对政治生活疾风骤雨时，都展现出

中国传统文人的韧性，正是这种以柔克刚的精神品质，

使二人的精神气质得以保留。二人相差三十岁，但随着

寻根文学的出现产生交集，这是相近的心理结构和文化

构成所致，可谓殊途同归。在文学创作上，二人虽然联

系不多，但共同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俗世生活中饮

食的重视，拉进了二人之间的距离。他们既有同质处，

又各自生长，共同充实丰富了寻根文学的组成。在这之

后，他们并不止步于此，而是更积极探索新的适合自己

的文学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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